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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了向青年研究人员和在读学生提供学习、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经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约请从事相关研究并卓有成就的部分学者接受我们的访谈，题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由“古文字微刊”公众号、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陆续发布。衷心感谢各位参与访谈的学者。

个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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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涛，1983年2月生，黑龙江省望奎县人，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古文字释读和上古汉语字词研究，出版著作《形体特点对古文字考释重要性研究》，整理《唐兰〈说文〉遗稿》，发表论文50余篇。
一、请介绍一下您学习和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经历。
我开始较多地接触古文字是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读本科期间。当时系里有两位古代汉语老师，富金壁老师和李连元老师。富老师是我的古代汉语课老师，跟一般的古代汉语教师不同，他十分重视文选教学，课上带我们读了大量的文选，还结合自己的研究，指出教材在注释上存在的问题，初步培养了我的古书阅读能力。富老师还给我开小灶，借给我王梦华《说文解字释要》、董同龢《汉语音韵学》等，送我其著《训诂学说略》《训诂散笔》等，还命我协助校对《王力〈古代汉语〉注释汇考》，初步奠定了我的小学基础。《说文解字释要》手抄影印，经常引用古文字字形来分析文字本义，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二结束后有一个小学期，李连元老师开了文字学选修课，课上展示了很多甲骨片，推荐了裘锡圭先生《文字学概要》和陈炜湛先生《甲骨学简论》两本教材。《文字学概要》也是手抄影印，书中丰富的古文字实例刷新了我对古汉语字词的认知，明白想要在古汉语学习研究上取得一定成绩必须得懂古文字，于是就决定报考北大古文字研究生。北大的试题考得非常深，甲骨金文拓片的释写和翻译，某字的早期写法和本义，某字的小篆写法和构造类型，某字的上古韵部归属，古书的标点和翻译，等等，都是考察古文字的基础知识，只能一片一片地摸拓片，一个字一个字地积累。通过准备研究生考试，初步奠定了我的古文字基础，所以在读研究生后能很快进入研究状态。
入学的第一学期，李家浩老师让我读一些基本著作，熟悉熟悉相关材料，确定感兴趣的领域。经过一段时间，我最终确定在战国竹简研究上。这有必然，也有偶然。必然是战国竹简研究在当时就非常热，李老师又是这个领域的顶级专家，我的师兄宋华强、师姐曹银晶当时都做这一领域的学位论文。我真正开始研读战国竹简是在偶然听过李学勤先生的一次讲座之后。那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面世不久，李先生在简帛研讨班上讲自己对《竞建内之》和《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的编联与释读意见，并希望听讲的人选择一两篇重点研读。我听从了李先生的吩咐，由此正式走上了战国竹简研究的道路。
当时武汉大学简帛网刚刚开张，学者争相把上博五的研究成果发布在上面，我也试着投稿。一开始惴惴不安，没敢用真名，用的是网名“小虫”，化自“雕虫小技”。后来武大的老师不建议用网名，才露出真面目。上博五我只写出三篇小文，都十分稚嫩，直到后来读上博四才提出几个稍微有点意思的观点，例如根据训诂学对文同义原理释读出《柬大王泊旱》的“一”字，利用语法知识把《曹沫之陈》的“非山非泽，亡有不民”读为“彼山彼泽，亡有不民”等。从上博一到上博七都是每年出一本，每一出来都能在网上掀起一股研究热潮，我在上博六、上博七的热潮中都算是比较狂热的，写出了好几篇研究论文。但是到了2009年下半年以后，我就不再狂热了，上博八、上博九、清华简等我几乎没有抢发过一篇网文，这是因为读博以后我把时间和精力主要用在战国文字其他品类和西周金文上面，想拓宽一下研究领域。在其他领域做出了一些东西，找到了更多的乐趣，所以在战国竹简上的关注就逐渐淡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对金文还算不上熟悉，对甲骨文更十分陌生，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硕博虽然都在北大读，都跟李家浩老师，但所属专业不同，硕士时属汉语言文字学，博士时属中国古典文献学。但我的研究领域却正好相反。硕士论文做的是《民之父母》，有一章利用《民之父母》研究《礼记·孔子闲居》和《孔子家语·论礼》的成篇过程，是地地道道的古文献学研究。博士论文是《论掌握形体特点对古文字考释的重要性》，属于古文字学的理论研究，是地地道道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硕士时的古文字水平还不高，只能凭借自己的古汉语基础做一些简单的古文字资料通读以及相关的研究工作，博士阶段古文字水平有所提高，才能做一些比较深入的古文字考释工作。现在我的古文字水平和研究能力都有巨大提升，理论上的认识也十分清楚，但能用在读原材料上的时间少得可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到现在也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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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体特点对古文字考释重要性研究》书影

二、您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有哪些？该领域今后的预想研究或拟待研究的方向和课题有哪些？
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古文字释读和古文字学理论研究，都属于古文字学的本体研究。近年来，我又格外关注利用出土资料探讨上古汉语词汇问题，包括上古汉语词汇（古文献）新证、虚词特殊用法、同源词、核心义、字词关系等。古文字释读本质上也属于上古汉语字词研究，所以我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上古汉语字词来进行的，能不能列入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范畴，完全看材料涉及与否。我现在在做的两个项目，一个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土文献参照下的古汉字同音合并研究”，一个是跟李桂森合作的“出土文献参照下的《说文》释义牵合字形现象研究”，二者的关注点都是利用出土文献考察上古汉语字与词之间的互动。前者利用我自己总结的“离析汉字研究法”，从多义字中分辨出一字一词引申多义字和一字多词同音合并多义字，据以进行相关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后者根据我们在《释“华”及相关诸字》中发现的《说文》释义牵合字形现象，分析《说文》释义中哪些是有文献和故训依据的可靠义素，哪些是根据字形添加的牵合义素，据以进行相关的文字和词汇研究。这两项研究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可以给相关的文字词汇研究带来新思路新方法。
古文字和上古汉语词汇领域可以做的课题很多，上面我所谈到的方面都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字词关系是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过去研究的侧重点主要是共时层面的字词对应关系，亟需加强历时的动态的考察，完整地勾勒出每一个字词职用的发展变化过程。古文字研究现在呈现出精细化和周密化的趋势，所以今后开展相关研究，必须要足够细致和全面。在放大镜下详细观察出土古文字资料，才能发现出土文献在用字、表词上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带给我们更多的新知。

三、您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在阅读、收集资料、撰写论文、投稿发表等方面有什么心得体会（包括经验或教训）？
关于阅读，我的经验是以研究带阅读。读书需要大量时间，研究也需要大量时间，如果能把二者结合起来，可以事半功倍。例如要读《老子》，就把郭店简、马王堆帛书、北大汉简和传世各种《老子》放在一起对读，既把书读了，提高了阅读古书的能力，说不定又可以产出一些成果，解决了没有论文可写的难题。写完论文后一定要核对引文，也是一个难得的阅读古书的机会。我一般从引用文献的开头来读，一直读到我引用的地方为止，如果时间充裕，可以把这一篇文献都读完。我的很多文章都是有关联的，就是因为后一篇文章往往是在前一篇文章写作过程或核对文献过程中阅读过、接触到的资料。引用过的资料我一般都会尽量再研究一遍，不人云亦云，所以能时有新发现。例如写《试说〈武王践阼〉的机铭》时系统地梳理过出土文献中“机”“機”二字的用法，注意到罗泊湾一号墓的相关资料，后写出《释罗泊湾一号墓〈从器志〉的“凭几”》；写《上博竹书〈慎子曰恭俭〉校读》研究过古文字“戴”的不同写法，后写出《曾姬壶铭“戴在王室”解》；写硕士论文考察过出土文献中联绵词“岂弟”的不同写法，注意到尹湾汉简《神乌赋》和马王堆帛书《周易》的相关资料，写出《释尹湾汉简〈神乌赋〉读为“岂弟”之“弟”的“旨”字》，现已改写成《出土文献所见的联绵词“岂弟”》，马上就要正式发表；写《释虫、䖵、蟲》时注意到䖵匕铭文，写出《䖵匕铭文新释》，由䖵匕铭文注意到晋系文字过去被释为“柔”的字，写出《晋系文字中的“楙”》，由“楙”字考查了古文字中的从“矛”之字，写出《先秦楚国的须[image: C:\Users\shensicong\Documents\WeChat Files\wxid_tcmyc590ng7f21\FileStorage\Temp\0fe889548db1d9d4a70aa56939e8d3ce.png]复氏》，副产品《䖵匕铭文新释》已经正式发表，另两个副产品《晋系文字中的“楙”》《先秦楚国的须[image: C:\Users\shensicong\Documents\WeChat Files\wxid_tcmyc590ng7f21\FileStorage\Temp\0fe889548db1d9d4a70aa56939e8d3ce.png]复氏》都已定稿待刊，但主产品《释虫、䖵、蟲》因为牵扯太多，到现在还没有完稿。
关于收集资料，分两种情况。一是漫无目的地记笔记，随着读书记一些有意思的字形，有关联的字词、语句、研究成果等。以前是记在笔记本上，现在多用手机照相，上传到电脑上，有时间再集中整理。二是为某一具体研究搜集参考文献，主要的办法是用一些搜索工具，读秀、知网、百度、论著索引等等，多用一些搜索方式，多变换一些关键词，千万不能怕麻烦，因为现在一些搜索工具并不友好，某一种检索方式按理说应能检索出来但实际检索不出来的情况屡有发生，要多一些警惕。也不能过分依赖检索工具，还是要平时多读书多积累，很多资料是检索不出来的。另外就是要注意不要囿于所研究资料本身的范围，多注意搜索别的出土资料中的相关字词及研究情况。我前几天刚审理过一篇考释望山简某字的文章，表面上看他的文献综述很到位，该注意到的都注意到了，但是信阳简里有这个字，包山简里也有这个字，相关的研究成果全都没管，这就很不应该。初学古文字的人由于视野限制，往往容易犯这种错误。
关于撰写论文，我的建议多练笔。初学者可以找几篇范文模仿，模仿多了，写作水平就上来了。另外一个就是要反复读自己的文章，反复修改，别怕浪费时间。我的学生写完论文后往往自己都不看，简单的错误一大堆，我就很生气，说但凡自己认真看一遍，也不会这样。如果从初学就养成这样的坏习惯，以后要进步就很难。当然这些都只是技巧，如果没有内容，常识错误，逻辑混乱，再好的技巧也没有用。这就需要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让文章的每句话每个词都能体现出作者过硬的基本功和良好的专业素养。我读硕士的时候发表的网文虽多属急就，但这些方面都很注意，所以问题较少。那时候学界知道我的人还不多，单看文章不像是一个初学者，所以有人向李老师打听我是不是他新招的博士。我在写作和打磨文章上下了很多功夫，看似浪费了不少时间，但其实为我赢得了良好的学术声誉，有些期刊表示发表我的文章很放心。我自己做编辑也有这样的经验，有一次审理一篇讲《切韵》的文章，我说我不懂中古音，文章的对错我评价不了，但这篇文章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它的论点和论据我都看懂了，建议送审，编辑部主任和主编都同意这点，就送审了，现已正式发表。
关于投稿，我的经验是尽量投专业期刊，审稿专业及时。如果迫不得已，一定要投某些特定期刊，最好多准备几篇文章，慢慢尝试。文章多了，东方不亮西方亮，及时完成任务的可能性就会高一些。另外多注意一下期刊的风格和偏好，例如有的期刊不接受已经在网上或会议发表过的论文，有的期刊对文章长短有偏好，不要因为这些问题影响投稿效率。

四、对您迄今为止的学习和研究影响较大的著作或学者有哪些（或哪几位）？
学界的前辈同道及其论著对我的成长都有一定的影响，但对我影响最大的学者有两位，一位是富金壁老师，一位是李家浩老师。对我影响最大的著作是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
在遇到富老师之前，我特别喜欢理论语言学，下过很深的功夫，如果没有遇到富老师，我现在应该是一个理论语言学研究者。是富老师的古代汉语课，是他一篇一篇娓娓道来的文选讲授，是他的旁征博引、深入分析，使我爱上了古代汉语。从富老师那里，我学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一个的知识，更多的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思维和能力。可以说，在跟富老师学习古代汉语的过程中，我已经从学习者初步成长为研究者了。例如第一学期古代汉语课讲《左传》“骖絓于木而止”的“絓”是缠绊义，第二学期讲《哀郢》“心絓结而不解兮”教材注“絓，通挂，悬挂”时，我就已指出这个“絓”也是缠绊义，跟“结”同义。后来才知道王念孙早有相同意见。除此之外，我把《报任安书》的“趣舍异路”读为“取舍异路”，得到李若晖先生的赞同；指出柳宗元《永州韦使君新堂记》“清秀敷舒”的“敷舒”应同“扶疏”是联绵词，已被王力《古代汉语》教材采纳改正。这些跟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并无二致，只是手上还没有古文字这一利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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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金壁老师
李老师是我唯一的导师，我在他身边七年之久，是他塑造了现在的我。我的学术、思想、行为准则和对社会的认知等无一不深深打上了李老师的烙印。李老师在指导我做研究、写文章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记得研一暑期写的上博四札记中有几则李老师认为还不错，于是指导我修改，准备投稿发表。那时候每周固定见一次面，我把修改好的论文交给李老师，下次再见的时候李老师把批改过的稿子还给我，再讲一些修改原则和注意事项等。一些最基本的知识，例如《说文》某部、《广韵》某韵，某部、某韵都要写在书名号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不要加“楚”字，《淮南子》不只有高诱作注，“其”不可以做主语，等等，都是在李老师指导我修改论文过程中学到的。以后写的文章，但凡有一点价值的，李老师都会认真修改几遍，随遇到的问题做一些技术性的、逻辑上的或方法上的指导。这些修改和指导，有些表面上看只是技术性的，没必要特别在意，但其实往往体现着李老师对一些非常重要问题的非常重要的看法。例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之所以不要加“楚”字，是因为楚地出土战国简帛不一定就是楚国的。这一重要问题由李老师和周凤五先生率先提出，后经冯胜君先生的研究，现已成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语言科学》2018年第3期发表的黄德宽先生《汉语史研究运用出土文献资料的几个问题》一文，又对这一问题在汉语史研究上的意义作了强调。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在认识上却有天壤之别。李老师正是这样通过在相关问题上给我关键性的指导，奠定了我现在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视野。我是李老师的学生，李老师这样做可以说是为人师者的责任。但是我经常看到一些慕名向李老师请教的学者，或者认识，或者不认识，都能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同时他还从不吝惜把自己的观点提供给请教者，允许他们在论文中引用，这就体现了李老师无私的人品和崇高的人格。李老师具有士人风骨，他的一些行为和准则叫人肃然起敬，虽然我是一个俗人，但多多少少也受到了一点熏陶。
[image: C:\Users\shensicong\Documents\WeChat Files\wxid_tcmyc590ng7f21\FileStorage\Temp\c281607e4c278215b494e1c5d06718b8.jpg]
刘洪涛与导师李家浩
裘先生《文字学概要》对我的主要影响有两方面，一是引领我走上古文字研究的道路，我之所以下定决心从事古文字的学习和研究，就是受这部著作的直接影响。二是该书奠定了我的理论基础，尤其是用动态、发展和相对的眼光看问题对我影响很深，例如讲一个偏旁是否变成记号是因人而异的，对于知识水平高的人来说可能就没有变作记号，对于知识水平低的人来说就容易变成记号，我感到很新奇，原来还可以这样看待问题。还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前面提到我利用语法知识把《曹沫之陈》的“非山非泽，亡有不民”读为“彼山彼泽，亡有不民”，灵感的来源就是《文字学概要》第九章第三节“同一个字也可以假借来表示不同的词”的举例“匪”，以及朱德熙先生和裘先生合写的论文《侯马载书“麻夷非是”解》。写论文的时候觉得直接引用教材不专业，才查找资料引用王念孙、王引之等人的意见。考研的时候《文字学概要》至少认真学习了五六遍，所以才印象深刻，里面的例子也能如数家珍。

五、请结合您的学习和研究经历，为初学者提供一些建议。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本质上是古代汉语书面语，所以研究者必须具备上古汉语语言能力，这就需要多阅读古书和出土文献原材料，培养感性认识，再努力学习文字、音韵、训诂、词汇、语法等上古汉语语言知识，增强理论认识，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培养出阅读古书的能力，才能真正学好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如果对某一特定领域感兴趣，语言啊，文学啊，历史啊，考古啊，甚至科技啊，再有针对性地学习相关知识，开展深入的研究。
另外一个就是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学习古文字不是用来炫耀的，不是比谁记住的古文字字形多，而是比谁能运用旧知创造新知。社会上在这方面的认识还存在误区。例如前几年有一个用甲骨文写作文的高考生被破格录取，还给予厚望，配备师资专门培养。这就是误把知识当作能力（其实知识也谈不上）。这个学生据说现在已经泯然众人了。所以我建议初学者不要把注意力只集中在背和记上，更要注意知识的系统性，经常反省所记所学有无自相矛盾或逻辑不自洽之处，发现自相矛盾是最简单最容易的学术创新。不要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从理论上讲，只要你学习到一个知识，就可以用以解决其他问题。上面我所举的“絓”字，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当时我的古汉语学习尚在起步阶段。所以要敢于质疑，敢于创新，怀疑一切的精神一定要深入到骨子里。

六、在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电脑技术或网络资源对您的研究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或作用？
网络资源确实给学术研究带来极大便利，最大的感受是可以随时随地查资料，例如外出时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可以用手机查对解决，不必一定回到办公桌前。对我影响较大的有国学大师、引得市、小学堂等。我用国学大师最多，上面有《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故训汇纂》等工具书，而且都是扫描原书链接，非常方便查找一个字的意思。用它来核对引文有时候也比较放心。引得市早就尝试过，相当于一个索引，小学堂也有类似功能，但最近因王森兄配合制作PDF大礼包，可以直接跳转到相应界面，节省了很多翻检的时间，功德无量。这样的网络资料库还有很多，但总体上有两个问题，一是太零散，二是释文不能随研究提高而及时更新，如果不懂古文字就很难检索到想要的资料。所以我觉得十分有必要协同全学界的力量建立一个全面的出土文献资料库和研究成果库，让每一位研究者，尤其是不懂古文字的其他研究者，都能切实享受到数字化和信息化带来的红利。
我电脑技术非常落后，只有在中师学的五笔打字技术可能可以笑傲一部分同道。讲课基本不用PPT，即使用了，也只起到基本的展示作用。我买过吴镇烽先生的“商周金文资料通鉴”，可是因为不会装虚拟XP系统，至今还没有使用过，看来开学后应该找学生帮装一下了。我虽然落后，但鼓励学生们使用新技术，最近指导几位同学做具体出土古文字资料的字词关系研究，我推荐给他们本院马创新老师开发的语料库软件，用起来既准确，又高效。

七、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与众不同的一点，在于许多论文或观点是发布在专业学术网站上甚至相关论坛的跟帖里的，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您对相关的学术规范有何认识或思考？
从法理来讲，正式出版的论著是必须引用的，但网络的东西完全可以忽略掉。我听李家浩老师讲，李学勤先生从不看不引网文，因为按照学术规范这种发表方式并不受著作权法保护。我非常同意二李先生的观点，大约是2009年我做武汉大学简帛网简帛论坛的版主，曾经发过一个帖子呼吁大家写好文章后投稿到简帛文库，不要随便贴到论坛里，以免别人故意看不见，利益受到侵害。现在学界对这种现象似乎比较容忍或认可，以致近年愈演愈烈，我自己也不能避免，时常灌灌水。我既不能避免，又觉得这种风气实在很不应该，所以尽量采用折衷的办法。例如我有两篇文章都引用了文后评论，都没有注明具体出处，仅括注了“网络发言”，这样既尊重了作者的发明权，又避免了直接引用网络评论。其中一个期刊没有让我改，另一个期刊则要求一定要注明出处，只能妥协。我觉得学界应该形成一个共识，不引用网文尤其是网络评论，也不能算是学术失范。时间久了，这种风气应该能得到遏止。
反过来，我也看到一些正式出版的论著不被重视。按道理讲网文正式发表后应该引用正式发表的版本才对，但是我看到很多论著引用了网文就不再关心后续是否正式发表了，很不应该。分两种情况，一是引用的时候网文已正式发表，只引用网文而不引用正式发表的论文，就比如前面提到的我释“一”的小文，引用率很高，但到现在还有学者只引用网文，其实早已经正式发表在《中国文字研究》第十三辑（2010年）了，这个期刊不难找到。另一种情况是引用时只有网文，所以写作时只能引网文，但发表时所引用网文已正式发表而未引。这种情况多发生在网文正式发表或学位论文出书时。我自己在这个上面很注意，硕士论文一部分发表、博士论文出书的时候都又全面核对更新了一遍参考文献。再如2007年写的一篇小文《释尹湾汉简〈神乌赋〉读为“岂弟”之“弟”的“旨”字》引用了何有祖兄的一篇网文“何有祖：《张家山汉简释文与注释商补》，简帛研究网，2004年12月26日”，后改写成《出土文献所见的联绵词“岂弟”》准备正式发表，就得追踪一下这篇文章是否正式发表，最后检得已正式发表“《张家山汉简校释札记》，罗运环主编《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067页”，就补在后面。我这样做主要是遵守学术规范，也是为了尊重作者的劳动成果，现在评奖啥的都要看引用率，如果因为我的一次正式引用，能给作者带来一点帮助，也是一件不小的功德。
学界在引用网络评论的时候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在网名后括注真名，我很不赞同。我觉得网名就是网名，没有必要括注真名，括注真名其实是暴露别人的隐私，很不合适。另外，很多网名根本考不出是谁，也容易考错，记得有一段时间学界误认为一个网名是白于蓝老师，迫使白老师的学生不得不出面澄清，这肯定给白老师造成了不少困扰。让网名归网名，真名归真名，岂不更好！

八、您如何处理学术研究与其他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学术之外您有何锻炼或休闲活动？
我的日常生活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个人生活，第二是家庭生活。个人生活是能简单就尽量简单，有些必须做的事尽量集中安排在一块处理，能适当减少外出的次数，节省时间。家庭生活方面我十分依赖我的夫人，大到投资理财、子女教育，小到人情世故、礼尚往来，我都不怎么想，都是她被迫操持，我协助执行，节省了我很多脑细胞。不过有件事我看得比做学术研究重要得多，就是陪伴子女成长。我在书房里看书写作，女儿可以随时闯入，很容易就能把我拉走陪她玩。我们坚持亲自带孩子，即使去台湾访学也带在身边。带孩子遛弯，上下学，上辅导班，基本都是我的活，我不想对孩子的情况一无所知，要亲眼看着她、亲身陪着她一点点长大。
上学的时候我的主要锻炼是跑步，运动量不大。工作以后，琐事太多，就几乎没有锻炼了。所以现在身体比较弱，精力也不济，大家千万别学我。休闲活动也不多，主要是看电视，追美剧，听小说，玩一些牌类游戏。徐州流行掼蛋，单位每年年终都要举行比赛，虽然我很努力，但最好成绩也只是晋级到第二轮。

感谢刘洪涛先生接受访谈。本文所有图片均蒙刘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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